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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切韻》的結構論擬測 

中古音系介音及元音的原則∗

丁邦新 

柏克萊加州大學   香港科技大學 

 

 

《切韻》中包含兩種不同等第韻母的韻一共只有四個，這種現象透露好

些信息。本文據此分析《切韻》的結構，並參考南北朝的詩文押韻及當時的

五家韻書，推論陸法言對《切韻》的分韻有的是音位性的區別，有的可能只

是語音性的區別。而《切韻》中一、二等韻都是元音起頭的韻母，二等韻並

沒有介音，三等韻有介音 -j-，四等韻則有介音 -i-。我以前曾經提議對於《切

韻》的擬測要分南北兩個系統，這些原則都可以應用在兩種韻母系統的擬測

上。 

 

關鍵詞：《切韻》音系，中古音 

0. 引言 

《切韻》音系已經有許多家的擬測，比較完整的擬音如高本漢 (Karlgren 
1915-26，趙元任等 1940) 、陸志韋 (1947) 、董同龢 (1954) 、李榮 (1956) 、
橋本萬太郎 (1984)、卲榮芬 (1982) 、黃笑山 (1995)、潘悟雲 (2000) 等。在這
篇文章裡我不準備討論各位學者擬音的方法及其優劣，只從切韻結構的特點以及

上古音到中古音的韻部演變，來討論擬測中古音系介音及元音的原則。希望以下

的說明是別人沒有注意到的，或者雖然注意到但語焉不詳的地方。 
 
1. 《切韻》中包含兩種不同等第韻母的韻 

《切韻》中各韻的韻母基本上屬於一種等第，例如唐韻是一等韻，肴韻是二

等韻，陽韻是三等韻，青韻是四等韻。包含兩種不同等第韻母的韻一共只有四個: 

                                                 
∗ 本文承張洪年先生審閱，提出修正意見，在此誌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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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icalization and Its Related Changes 
Before and After the Menggu Ziyun 

Zhongwei Shen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Amherst 

 
 

The term“apical vowel” is first seen in Bernhard Karlgren’s work Études 
sur la phonologie chinoise and widely accepted by Chinese linguists. However 
apical vowel is merely an articulatory description. In phonological analyses 
apical vowels actually create problems. They cannot be described as front, 
central, or back, and even cannot be included in a regular vowel chart. In this 
article we examine the historical process which produced the apical vowels and 
related changes before and after the Menggu Ziyun 蒙古字韻. Based on the 
analyses it is quite obvious that apicalization and other related changes after 
the retroflex initials are the results of the same phonological change. The result 
of this change is simply to delete the [+front] feature of the final after the 
retroflex initials. Thus phonologically the so-called apical vowels have to be 
central vowels that lack the front feature. The nature of this change can also be 
learned from analysis of the h P’ags-pa spellings employed in the MGZY. The 
hP’ags-pa spellings of the Yuan time not only provide the first phonetic 
transcription of a Chinese phonology; they also provide an insightful 
phonological analysis.  

 
Key words: Apical vowel  Central vowel  Menggu Ziyun  h P’ags-pa 

spelling 

1. Preliminaries 

In this article we shall examine the historical process which produced the apical 
vowels and related changes before and after the Menggu Ziyun 蒙古字韻 (hereafter 
MGZY).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apical vowels we study them in the context of the 
related changes. Based on these analyses we shall show that the so-called apical vowel 
is one of the results of a broad phonological change. The nature of this change can 
also be learned from analysis of the hP’ags-pa spellings employed in the MGZY. The 
h P’ags-pa spellings not only provide the first phonetic transcription of a Chinese 
phonology; they also provide an insightful phonological analysis. But it is unfortunate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pical vowels and their related changes indicated in 
the h P’ags-pa spellings has not received enough attention from Chinese lingui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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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 
∗

高嶋謙一 

英屬哥倫比亞大學 

 
本文以古文字學、語言學和考古學的觀點，通過對甲骨文中具體實例的

考釋，指出甲骨文中之  ( ) 字應讀爲 céng/zēng“曾＂或 zèng“甑＂。 
 

關鍵詞: 臣，重疊，慣常規則，精簡原則 

本文探討早期古代漢語中的一個語言文字問題，這個問題對理解人類語言和

文化可能具有普遍意義。以下將用甲骨文之例加以說明。 
筆者是在給《合集》3521 反 (=《丙編》526 [7]) 上的一條卜辭做英文注解

時遇到這個問題的。在此，先將該卜辭重引如下： 
 
 

我們可以把這條卜辭隸定爲： 入 一 。這顯然是一個語法結

構很簡單的句子，爲主-動-賓 (SVO) 句式。VO部分沒有問題，意
思是“進貢一（龜）＂，其中的“入＂字代表“納＂這個詞。類似

這樣記錄納貢內容的甲骨文例很多。這裏我們面臨的問題是如何釋

讀第一個字 ，這是一個“非歷史延續性的字＂ (Historically 
Discontinuous Character [以下簡稱 HDC])?  

 
 

對於這個 HDC 字，最穩妥的處理方法似乎是指出其爲“讀音不明＂之字即

可。此乃現代注釋家們對 HDC字時常採用的對策。這種處理方法無可厚非，因

                                                 

∗ 承蒙專家爲拙文特意審閲評議，筆者首先在此深表謝意。定稿時按照評審意見進行了修改，但有

些方面筆者並不完全同意。文中所論，概由作者負責。本文原稿為英文，由吳可穎博士譯成中文，

謹致謝忱。 
 

 



 
 
 

先秦「也」、「矣」之辨 

先秦「也」、「矣」之辨*

——以《左傳》文本為主要論據的研究 

劉承慧 
清華大學 

 
 

本文討論先秦句末助詞「也」、「矣」的功能，首先根據《左傳》裡的使

用分布設想它們是表達言說主觀 (subjectivity of utterance) 的標記，再從「體
態」 (aspect) 和「語氣」 (mood) 兩方面察考它們的作用。本文贊同蒲立

本所說「也」、「矣」的體態對立只是出於「也」偶發的語義延伸。不同於蒲

立本的是，本文確認它們的對立正如傳統學者所說，是在語氣上：「也」註

記言說者的「指認」，「矣」註記「評斷」。「也」、「矣」字句可能因為語境制

約而有功能延伸，延伸的功能即是以常規功能為基底而開展的。本文最後舉

證說明「也」、「矣」表示語氣很可能是歷史演變的結果。 
 
關鍵詞： 也  矣  語氣  言說主觀性 

1. 前言 

先秦「也」、「矣」常用於直述句的句末。傳統學者多認為它們註記直述句的

兩種「語氣」(mood)，蒲立本 (Pulleyblank 1994) 主張「體態」(aspect) 才是它們
對立的依據。1 這兩種主張表面上不相容，但若以Lyons (1977，1995) 的立場來

詮釋，體態和語氣都賦有「言說主觀性」(subjectivity of utterance)，句末助詞兼

表語氣和體態是出於同一語義基礎。2

                                                 
* 本文為 95 年度國科會計畫 (NSC95-2411-H-007-020) 研究成果，文中引用語料均檢索自中央研究

院古漢語語料庫。兩位審查人提出寶貴的意見，謹此表示感謝。文責歸屬於作者。 
1 “Aspect” 有不同的翻譯，本文按照蒲立本 (1995) 譯為「體態」。 
2 其實主要是「矣」兼表語氣和體態。先秦「矣」的完整分析，請參見劉承慧 (2007)。又本文直接
引用英文著作時，就把相關的說辭重錄於同頁註腳，但若是劉承慧 (2007) 已經引用，本文就不

再重覆原文，以免冗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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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語偏正短語的歷時變化*

董秀芳 

北京大學 

 
 

本文考察了偏正短語在歷史發展過程中主要的功能變化，包括無標記地

表達比況意義的消失、動詞直接作狀語表示伴隨方式的消失、單音動詞作定

語表達“動作+受事＂語義關係的偏正組合從比較自由到十分受限、修飾語
部分表謙或表敬等人際功能成分的消失等。這說明基本短語結構類型雖然在

漢語發展史中比較穩定，但其結構形式和表達功能還是有變化發生。其主要

變化是原來可以純粹由結構關係來表達的一些語義現在必須通過某些特定

的語法標記來表達。 
 
關鍵詞：偏正短語 歷時 句法 語義 

1. 引論 

到目前爲止，漢語語法史對於短語的形式與語義的歷時演變研究總的來看還

比較薄弱，遠遠比不上對於虛詞的研究。學者們對於一些較爲特殊的短語類型如

雙賓結構、述補結構給予的關注較多，但對於一般的述賓短語及並列、偏正、主

謂等類型的短語的發展變化的研究則很粗疏，對於這些短語類型的形式與功能的

古今差異的事實發掘得還很不夠，因而在這一領域還有大量的工作有待去完成。 
漢語的基本短語類型從古到今是比較穩定的1，但是每類短語的結構形式和

語義功能還是發生了一些變化。短語形式方面的變化相對來說是比較容易發現

的，如成分次序的變化、標誌性成分的變化等。以偏正短語爲例，古今漢語修飾

語和中心語之間都有不使用結構助詞的類型，這是相同之處；不同之處是古代漢

語中偏正短語可使用結構助詞“之＂表示結構關係，而現代漢語則使用“的＂

（定中短語）和“地＂（狀中短語）；上古漢語中一些修飾成分可以放在中心語

                                                        
* 本文的研究得到“教育部出國留學人員科研啓動基金項目＂的資助。 
1 按照一般的觀點，動補短語可能算是一個例外，是後起的。但對於動補短語的短語性質實際是存

在爭議的（參看董秀芳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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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Classification of the Yánzhōu Dialects 

W. South Coblin 
University of Iowa 

 
 

The Language Atlas of China classifies the Yanzhou dialects as belonging 
to the Huizhou family. Cao (1996) has studied four Yanzhou dialects (i.e. 
Chun’an, Suian, Jiande, and Shouchang) and has expressed doubts about the 
Atlas classification. In the present paper we have found that Chun’an, Suian, and 
Jiande share common innovations and consequently should be assigned to a 
common family. Shouchang, on the contrary, lacks these innovations and should 
therefore be excluded from the grouping. In conclusion we also subscribe to 
Cao’s doubts regarding the common origin of the Yanzhou and Huizhou dialects. 

 
Keywords: Yanzhou dialects, dialect classification, comparative dialectology 

1.  Introduction 

The Yánzhōu 嚴州 dialects are spoken in the far western part of Zhèjiāng 浙江 
Province, in the watershed of the Xīn’ānjiāng 新安江. In the Language Atlas of China 
they are considered to be a branch of the neighboring Huīzhōu 徽州 dialect group. 
This classification is tacitly accepted by some authorities (e.g., Wáng 2004; Zhào 2005) 
but has been specifically questioned by Cáo Zhìyún 曹志耘, author of a major study 
on the Yánzhōu dialects (1996: 9). The purpose of the present study will be first of all 
to determine whether these dialects constitute a valid taxonomic grouping and 
secondly to identify any wider connections they may have with other groups. 

The monograph of Cáo (1996) deals in detail with the following four Yánzhōu 
dialects: 
 

1.  Chún’ān 淳安  (CA)  
2.  Suì’ān 遂安 (SA) 
3.  Jiàndé 建德 (JD) 
4.  Shòuchāng 壽昌 (SC) 

 
Our study will be based directly on Cáo’s data. In examining this material our 

goal will first of all be to identify shared phonological innovations among the four 



 
 
BULLETIN OF CHINESE LINGUISTICS 2.2:xx-xxx, 2008 

溫州方言《馬可福音書》(1902 年) 的音系∗

秋谷裕幸 王 莉 

愛媛大學  溫州大學 

 

 
本文分析了《溫州方言<馬可福音書>（1902 年）》的音系，通過對這

份傳教士記音材料的考察佐證關於溫州方言音韻的歷史研究。我們據此考

證了百年來溫州方音的演變，同時還整理出同音字彙以反映百年前溫州方

言的語音特徵。 

1. 引言 

鄭張尚芳 (1995) 根據溫州方言擁有的一批清末民初的地方韻書及當時記
音材料，整理了這些早期記錄中的溫州城區老派音系；同時，還結合田野調查

中獲得的老派與新派的方音材料，比較分析出溫州老派語音的特點，以及新派

相對於老派在聲韻調系統和常用虛字方面的音變。其研究揭示出近百年間溫州

音系經歷的巨大而迅速的變化：有些聲母韻母成套地消失了，有些新韻母新介

音成套地增加了，有的從發生到消失不過保持了一兩代人光景；聲韻配合結構

關係也有很大變化。 

鄭張尚芳 (1995) 應用到的記音材料共計九種（有 1901 年溫州府內地會書
館印《溫州土話初學》、1925 年湯聊奎《甌音字彙》、1883 年 Parker《溫州方
言》、1893 年 Montgomery 《溫州方言入門》、1940 年高本漢《中國音韻學研

究·第四卷方言字彙》、1928 年趙元任《現代吳語的研究》、1913 年張兆麟《溫

州音識字捷法》、1917 年謝思澤《因音求字》和 1895 年謝思澤《四聲正誤·甌
音求字》），鮮用當時基督教會用溫州方言羅馬字記音的傳教材料，我們分析

1902 年的溫州方言《馬可福音書》，旨在為鄭張尚芳 (1995) 補充一種新的材
料，佐證他對近百年來溫州方言語音變化的分析。 

自十九世紀六十年代，基督教就已傳入溫州，英國基督教會首先派人來溫

                                                        
∗ 本文初稿曾在中國東南部方言比較研究計畫研討會 (2005.9.20～2005.9.21，復旦大學) 上宣讀，

會後進行了修改。我們感謝匿名審稿人提出中肯的修改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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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語開始體“起上嚟＂的產生*

姚玉敏 

香港科技大學 

 
 

粵語有兩個意思相若的體貌詞：“起嚟＂、“起上嚟＂。它們的語義和

用法大體相當於普通話的“起來＂，表示事件和狀態的開始。當賓語出現在

句中時，它出現在“起＂後面，“嚟＂、“上嚟＂前面。在考察 19 和 20
世紀初編寫的粵語材料時，我們發現“起嚟＂在 19 世紀的粵語材料中已

有，而“起上嚟＂在 1930 年代的材料中才出現。本文從共時和歷時層面探

討粵語開始體體貌詞“起上嚟＂的產生；並說明表趨向的“動 + 起 + 賓 
+ 上 + 嚟＂是由“動 + 起 + 賓＂和“動 + 賓 + 上 + 嚟＂兩個形式揉

合而成的，當表趨向的“動 + 起 + 賓 + 上 + 嚟＂虛化後，便產生開始

體“起上嚟＂。 
 

關鍵詞：趨向補語、開始體體貌詞、早期粵語、語法化 

1. 背景 

粵語有兩個意思相若的體貌詞：“起嚟＂、“起上嚟＂。它們的語義和用法

大體相當於普通話的“起來＂。1

 

                                                 
* 本文曾以〈從早期粵語看複合補語的產生〉在第四屆漢語語法化問題國際學術討論會上報告。文

章修改後，又以〈粵語開始體“起上嚟＂的產生〉在第十二屆國際粵方言研討會上報告。本人衷

心感謝與會學者，特別是李藍先生、彭小川先生、王晉光先生提供的寶貴意見。文中的錯漏概本

人負責。 
1 唐正大 (2005) 提到普通話的“起來＂可表完成義，但粵語的論述並沒提及“起嚟＂、“起上嚟＂

的完成義(參考白宛如 1998、高華年 1980、張洪年 1972)。另外，白宛如 (1998) 指出“起嚟＂、
“起上嚟＂放在動詞後，表示動作開始並且繼續進行。高華年 (1980)、張洪年 (1972) 只提到“起
嚟＂、“起上嚟＂的開始義，並沒提到它們也表進行義。我們認為當“起嚟＂、“起上嚟＂放在

形容詞後，這進行義才被突顯出來。這是由於狀態在時間軸上任何一個時段都是同質的 
(homogenous)，因此，當某狀態開始後，這個狀態便一直保持下去，直至有外力把它改變。換言

之，“起嚟＂、“起上嚟＂表達繼續進行與否取決於它們跟動詞還是跟形容詞搭配。但不管跟動

詞還是跟形容詞搭配，“起嚟＂、“起上嚟＂主要強調事件和狀態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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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多年前新界客家方言中 
帶「得」的可能式∗

莊初昇  黃婷婷 

中山大學 

 

 

根據巴色會於 1879 年編寫出版的客家方言課本《啟蒙淺學》，討論一百

多年前香港新界一帶的客家方言中帶「得」的可能式。通過對《啟蒙淺學》

全書 341個帶「得」的可能式用例的窮盡性考察，歸納出六種結構類型，並

從漢語語法史和語言接觸的角度分析不同結構類型之間的關係及其來源。 

 

關鍵詞：新界；客家方言；粵方言；可能式；能性述補結構 

0. 引言 

帶「得」的可能式是指「V得」及其帶補語、賓語的能性述補結構以及相應
的否定式。本文根據巴色會 (The Basel Missionary Society) 於 1879 年編寫出版的

客家方言課本《啟蒙淺學》(First Book of Reading)，考察一百多年前香港新界一

帶的客家方言中帶「得」的可能式。關於《啟蒙淺學》及其反映的一百多年前新

界一帶的客家方言，可以參閱張雙慶、莊初昇 (2001)，莊初昇、劉鎮發 (2002)，
張雙慶、莊初昇 (2003)。  

1. 「得」的用法 

《啟蒙淺學》中「得」的用法非常豐富，可以是動詞、形容詞、副詞、助動

詞、助詞等，其中主要用法如下： 

                                                        
∗ 本文是中國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 2005 年度規劃基金項目「一百多年來香港新界客家方言的發

展演變」 (05JA740022) 和 2007 年度國家社科基金項目「從巴色會文獻看 19世紀香港新界的客
家方言」 (07BYY013) 的成果，承蒙吳福祥先生和兩位匿名評審專家撥冗審閱和指正，謹此致謝！ 

 




